
校園新鮮師

忙了一個星期、周五晚上人擠人去感受一下這

個城市快速變化的腳步，總是帶著疲憊但洗

滌過的心情回家，好好睡了一覺之後醒來的星期

六早晨，總是神采奕奕地，想要好好利用剛開始

的周末做點甚麼。這種沒有確定規劃，卻隱隱有

著即將發生有趣的事情的期待，應該最能形容4年

半前畢業後決定回到自己畢業的機械系、想要作

點什麼的我，心情是躍躍欲試。

還記得當時有著滿腔的熱血，想藉一個學期

的工程數學告訴剛上大二的學生線性空間的概

念、強調其簡潔又力的敘述方法及相關工程應

用，更想和初上研究所的研究生分享流體力學之

美，討論問題求解過程中如何將力學與數學巧結

合，以達事半功倍之效。因此，總是洋洋灑灑地

在黑板上快速地寫下一行又一行的方程式，粉筆

灰都還沒落下就急著開始闡述方程式及其力學意

義，期待拋磚引玉得到不同的見解。當我終於休

息，對滿室的學生提問時，往往

看到的是一整班靜悄悄的學生，

一些學生埋頭振筆疾書忙著抄筆

記，一些學生努力思考，剩下則

是茫然的眼神。課後總是有點介

意地詢問學生的感受，少數的學生

興高采烈，熱情地分享哪部分覺得

精采，也積極的給予教學方法的建

議，這些學生以正面主動的互動幫

我上了一課，這些回饋，提醒我要

更認真準備、找尋更有啟發性的教

材，而這對自己的期許則轉換成再

學習的動力，讓我對我本來自認已經

了解透徹的學科有更全面的涉獵，是

一種教學相長的受益。

同樣地，大部分的學生跟得上七、八成的內

容，但是會受制於某些觀念的理解，也因此最常

聽到的是希望上課過程可以有長一點、多一點的

間歇，給他們機會消化內容，或是希望我可以換

一種“較簡單＂的說法。這些學生通常只是在背

景知識上有一小塊沒融會貫通，也因此點醒了我

必須針對學生學習背景（轉系生或僑生）及基礎

訓練之不同來調整教學方法。此外，常常有轉系

生課後問我今天授課的內容是不是和他（她）們

已經學過的某某東西類似，給了我絕佳的機會學

習不同領域的知識，找尋不同基礎知識之間的相

關、相異性。正是這個要求自己建構不同教學或

闡釋方法的壓力，讓我有機會跳出自己慣用的思

考邏輯，反而讓我對該學科有更進一步、更多元

化的心得，我想，這是我當老師以後，知識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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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日本京都大學OPEN LAB，與負責人Nakagawa老師等合影（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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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珍貴的教學相長。

此外有些更認真一點的學生，會聽進我說的

寫作業時思考一下題目背後通常很簡單的邏輯主

軸，因為那是直接從相反角度來了解題材的機

會。他們會拿我出的作業題目來跟我確認他們想

的跟我想的是不是相同。這過程讓我看到學生融

會貫通的歷程以及基礎知識如何被建構，十之

八九發現他們並不會照著我計畫的方向直接延伸

強化上課內容，反而會在每一步往橫向搜尋辦

法、猶疑並斟酌不同方法的有用度，看著學生

摸索成長並想要適時給予協助的過程，鍛鍊了我

的洞察力，讓我檢視自以為說明清楚的問題敘述

或上課講義，其實在哪些字詞需要潤飾、精簡，

這也是教學的收穫之一。當然，會有一小群的學

生，就是對某些科目排斥或不擅長，這種學生通

常是我最難幫上忙的，雖說一件事本來就很難面

面俱到，但是看見他們的煎熬或挫折、自己卻沒

有能力有效地化解，仍有很深的遺憾，當然我還

是希望能找出解決辦法，但我終究也漸漸體認到

該尊重每個學生的成長步調及學習興趣。偶爾，

我也會反問自己是否該學習怎麼對這些學生放

手；這是人生哲理，也有教學相長。

離開教室，一對一指導學生做研究的經驗也

很有收獲。第一次收學生時，和來找我的學生一

樣迷網，並不知道自己想收怎麼樣的學生、也沒

想過該怎麼收學生。現在回想起來，應該是自己

當時並未進入 當老師＂的心境，對於周遭 助

理教授要盡全力做研究＂的氣氛，已經當了太多

年博士班學生的我，下意識地把所有的重要研究

都攬在自己身上。又因為在美國受到的訓練是完

全自主且負責的研究態度，老師總在給了初步的

研究方向後，讓我自己摸索接下來具體的研究內

容及研究方法。由 霧裡看花＂、 抽絲剝繭＂

到 曙光乍現＂，和隨之而來的躍躍欲試，是讓

我自發性做研究最原始的動力，偶爾 豁然開

朗＂的快樂與滿足，則支持我在碰到艱困的問題

時有耐性的堅持下去。因此，我再一次很理想主

義地，期待我的學生也可以嚐到這種一次又一次

在自發性成長而得成就感的過程中茁壯，加深對

自己的肯定。

也因此，我並沒有強制性地要求他們做我最

有興趣的題目，只是告訴他們我對 小尺度的流

固耦合＂及 大尺度的固液二相流＂有興趣，

希望他們自己開發對他們有興趣、或是針對他們

想要精進的能力構想研究方向，而我當時把自己

定位在幫助奠定背景知識、盡力協助鼓勵卻不干

參訪韓國ICU大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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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但是，很快地我發現，多數的學生對自己念

研究所的兩年，其實並沒有太多具體的期許與規

劃，少了那起始的獨立思考，也就難有動機和動

力。我試著詢問並觀察其他資深老師研究室運行

的方法，也透過一些與資深教授共同指導學生的

機會，了解為什麼那些學生可以孜孜不倦地努力

著，能和實驗室同儕構成一個蒸蒸日上的小宇

宙。後來發現，其實得先創造一個努力做研究

的實驗室風氣，陪學生看論文及討論、訓練他們

分析歸納的邏輯、並監督嚴謹及誠實做事情的態

度，一步一步都不能懈怠，甚

至，得用心去了解學生的個

性、興趣（包括課外活動）及

能力來分配工作，雖說花去很

多的時間和精力，但這些學生

自然地成為後進學生的榜樣，

也潛移默化地建立起他們之

間自相學習的機制。和學生

相處4年來，體認到手下未解的

方程式或實驗室未處理的硬體

問題，比起人事與人際的運籌帷幄，簡直是小巫

見大巫。我想，這是我並未預期、但對我人生觀

很有意義的小小體會。

 雖然很多前輩告訴我帶學生不用想這麼多，

因為即便是我強制性的規畫了研究方法和時程，

學生還是可以在實作過程中學到很多東西，建立

他們自己的體會。或許我也會試試這種作法吧，

畢竟，我也還在學習，學做更多的研究、學習怎

麼在課堂上發揮我期許自己做到的功能、怎麼當

指導老師，還有怎麼督促自己終身學習。 （本

專欄策畫／材料工程學系莊東漢教授）

實驗室畢業聚餐（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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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人，臺大機械系B85屆，2000年畢業，之後擔任系上專任助教一
年。受系上老師鼓勵，於2001年至美國加州理工大學機械系求學，
2002年取得碩士學位，2006年5月完成博士學位。之後，在加州理工生
物工程系擔任博士後研究半年，於2007年2月加入臺大機械系迄今。目
前主持“固液二相流實驗室”及“動態流固耦合實驗室”。研究興趣為
流體力學、顆粒流、固液二相流、流固耦合問題、及相關實驗方法及數
值方法的開發。曾任臺大RFID教學暨研發實驗室執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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